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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所闻，慈利县某局退休干部柳庆化曾给陈毅

元帅当过警卫员。笔者出于文史工作的需要，请他提

供资料。柳老先是婉言拒绝。被笔者纠缠难奈，才透露

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护送陈毅进西藏。

!"#$ 年仲夏上旬，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拟

举行隆重庆祝仪式。党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祝贺，

并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出任团

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汪锋为第一副团长，陈

毅夫人张茜也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陈毅的警卫班由 % 个警卫员组成，班长姓陈，小

名陈毛，此人与陈毅长相、个子相差不离。我是临时被

抽去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本是高教部部长

杨秀锋的警卫员，过去虽多次见过陈老总的面，但未

直接接触过。大概在部队听了关于他的战斗和外交故

事太多，我对他非常钦佩，每次见到他总要多望几眼。

没想到这次入藏，竟让我当了他的贴身警卫，真让人

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好滋味。听人说，我是因为具

备两个条件而到他身边当警卫的，一是说我为人诚

实，办事认真，二是说我会打枪，虽说不上百发百中，

但弹无虚发。

出发之前，我们学习了党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风土

人情以及简单的日常藏区用语。这时我感到奇怪，干

嘛学这些东西？是不是调我去西藏工作？心中纳闷起

来，我是湖南人，怎么能适应西藏那种生活环境呢？后

来又悄悄听到小道消息，说是护送陈老总赴西藏开庆

祝会。这下子我兴奋了，几乎忘了一切，走路脚板也轻

飘飘的了，这该不是梦吧！不几天，组织上正式找我谈

话，问我有何意见？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高兴得连

连点头。

接着是召开警卫员会，由陈毛警卫长讲了此次之

行的任务和纪律。陈老总还亲自给我们讲了话。他用

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们说：“这次任务艰巨，大家要

作好两种准备，你们有信心吗？” 我们齐声回答：

“有！”回答得数我声音最响。事后，陈老总走到我面

前，问我多大年纪了？是哪里人？我一一相答。他摸摸

我的头笑道：“原来与贺元帅是老乡哟。”从此，他叫

我小柳。

赴藏，本可以坐飞机的。因为拉萨机场刚竣工，要

等待陈老总去试航，故只好用汽车替代。这次出动近

百辆小车，除载运代表团成员和援藏物资外，为了开

好这次成立大会，以防万一，还派了一个营的兵力随

代表团一同入藏，去维护大会安全。出发之前，负责后

勤工作的领导为我们讲了有关进藏“高山反应”的防

护措施，给每人发了一个氧气袋，并介绍了使用方法。

记得那是一个万里无云、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

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向西藏驶进。陈老总戴上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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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兴致勃勃，不时将头伸出车窗外，我猜想，大概是

吉日良辰激发了他的灵感，又开始构思新的诗篇了。

一会儿，果然听到他在念着：“朗朗晴日西域行，世界

屋脊待亲人”之句。这次是采取逐步深入、逐渐适应的

办法行进的，每走一段路，则歇息一下，让高山反应得

到适应。尽管如此，我还是为首长的安全担心，因为我

毕竟是一个新到的警卫员，深感责任重大，心中反复

念着“高山反应，空气稀薄”两句话。到了唐古拉山，

我们按规定接上氧气袋，但我仍不放心，时刻问老总：

“你没事吧？”他笑了笑说：“放心吧，没啥子事的。”

尽管他这样说，我还是心如悬石。因为此时我本人已

感到头昏脑胀了。旅途没有接待站，只有道班。在唐古

拉下车后，听道班的同志说：“这里有个天下第一温

泉。”汪锋同志听了这话，硬是要去一下，就出了意外，

先是昏倒，接着是休克，幸好医务人员及时抢救，才免

于出事。

事后，陈老总取笑汪锋说：“你差点被孙悟空放走

的妖怪吃了吧！”接着他向我们介绍：“这里就是唐三

藏取经的路线，据说，这里就是火焰山。”

经过半个月的艰难行程，翻山越河，一路风光奇

丽。陈老总还特别留恋雅鲁藏布江的美丽。我们终于

顺利地到达拉萨机场。自治区筹备小组组长张经武及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已恭候多时。陈老总下车和

他们一一握手后，被安排在拉萨招待所住下了。

陈老总一入藏，即召开代表团成员会议，从严要

求自己，并重申几条纪律，他对大家说：“从我陈毅做

起，让警卫员监督我。”他又像当年红军、老八路一样，

一丝一毫不特殊。由于气候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不

同程度的高原反应，最普遍的是头昏目眩、恶心。年近

花甲的陈老总为了不让大家看出他的真情，忍受着一

定的痛苦，装作若无其事。吃饭每次都是三菜一汤，带

头入乡随俗。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每天除集体活动外，

还步入民间访问，了解西藏人民的冷暖，倾听下层藏

民的心声。

当夜，陈老总就即兴写了一首诗，题为《雅鲁藏布

江》：“雅鲁藏布是大江，其源甚远流亦长。试看千里

春波绿，宜林宜牧宜稻粱。”

有一次，陈老总竟甩开我这个“尾巴”，独自一人

到一农奴家中去了。当时，这里虽然已是阳光普照，但

仍有从印度那边吹来的朵朵雨云，我吓得魂不附体，

好不容易才找到他。没等我说话，他便说：“看你吓成

啥样子了。”边说边给我擦汗：“告诉你，这里的老百

姓愿意与我交朋友。”一句话把我逗笑了。

开完会，陈老总还访问了巴东等地。他不是听取

汇报，就是下基层或到同胞家中访问，一过又是几天。

张茜因身体不适，实在难以忍受下去了，便对陈老总

说：“我们能否早点返京？”没想到这句话惹怒了陈老

总，他火冒三丈，严肃地批评了她：“西藏虽然条件差

点，生活不习惯，可这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土，这里

的人民要过一辈子，难道我们过几天就不行吗？”张茜

受了委屈，伏案哭了，我不由心中一震，原来不太安心

的想法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不几天，陈老总又返回拉萨，决定坐飞机回北

京。我本想看看这位驰名中外的元帅是如何在蓝天

上诗兴大发的，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落在了我的

头上，这消息犹如一个炸雷，让我留在西藏了！当天

晚上，陈老总找我谈话，给我讲明情况。他说：“这次

留你也不是我的意见，而是西藏的达赖看中了你，指

名要留下你嘛，算你小子有福气。”接着他讲了前因

后果。原来他们非常信任陈老总，长留陈老总在藏是

不可能的，那么就留他一个贴身警卫，指名道姓就要

我。我只好与陈老总道别。陈老总说：“我们虽相处时

间不长，却胜过好几年。”他对张茜努努嘴，张茜会

意，将自己一块镀金的瑞士手表送给了我。我怎么也

不肯收。张茜说：“你不是没有表吗？戴上吧，对工作

有帮助！”这块表我一直戴着，至今也不离开。最后陈

老总还叮嘱：“千万注意搞好团结，做好统战工作。”

我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

务。”

送走陈老总不久，我作为陈毅的代表随达赖和班

禅访问了印度，印度总理尼赫鲁对我们的到来非常高

兴，当我们回国时，他还特意送了一头大象。

回国后，我被安排在日喀则作统战工作。由于我

的身体状况，组织上安排我于 !"#$ 年转业了。回家前

夕，我向陈老总写信汇报自己的情况，并表示要在家

乡好好干下去。他很满意地回了信，还是那句话，共产

党员要像种子一样，撒在哪里就在哪里开花结果。我

将与陈老总相处的照片和信件都带回了家。“文革”

中陈老总受迫害，我也在劫难逃，这些宝贵的信物都

被造反派给毁了，真是哭干了泪水也难见了。唯一留

下的那块手表和那段短暂而难忘的往事———护送陈

毅进西藏，将永远刻在我的心上。

（根据柳庆化口述，并查对档案资料整理而成）

（责编 岩春）

（题图为中央代表团团长陈毅到达西藏参加自治区筹备委

员会成立大会。中左一为达赖，中右一为班禅）

!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罗曼·罗兰 !!


